第三章

业与再生

第一节

清净道论所记

了知名色的依存性，从而祛除三世的疑惑，就叫做祛惑得清净。

凡有比丘想获得这项智识，先须寻求名色的因缘，就好比一位术精歧黄的医师看病的时候，必先找出病的起因一样；又像一位善士看见一名稚弱无告的男婴仰卧在路中，就会想去找到他的父母一样。

开始的时候，他这样思维：「名与色不会是无因的，因为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种族的名色都不相同；它们也不是由具有人格之类的力量所造成，因为在名色幕後并没有这种力量存在。再者，有人说名与色本身就构成这样一种力量，这也不对。因为名与色如被称为具有人格之类的力量，就不是成因了。所以，名与色必须有因有缘。这因缘是什么呢？」

如是思维之後，他就开始观察色的因缘如下：色身生出来的时候，它并不从各色的莲花与睡莲中生起，也不从珍宝璎珞等等中生起，而是从肠胃之间生起，前为腹壁，後为脊骨，处於肠膜之中极为逼狭、臭秽可憎、令人作呕的地方，就像一条虫长在烂鱼、腐肉、馊粥、死水或污池中一样，臭秽可憎，令人作呕。它这样出生，乃以无明、贪欲、执取、业力四者为因，因为它是它们所产生的；而以食物为缘，因为维持它的生命的是食物。这五者就是它的因和缘。其中无明等三者是色身的根本，犹如稚子的母亲；业是授孕者，犹如孩子的父亲；而食物是维护者，犹如褓姆。

如是了解色的依存性（缘）之後，他再了解名的依存性如次：「以眼根色尘为缘而眼识生起」。其馀依此类推。

照这样认清名与色的依存性之後，他就了悟「名色在现在世为依存，在过去世是如此，在未来世亦必如是。」达到此一悟境之後，他就舍弃了所谓有关过去的五问，就是：

「我在过去世存在吗？」

「我在过去世不存在吗？」

「我在过去世是什么？」

「我在过去世是怎样的？」

「在过去世中，我曾从一生到另一生吗？」他也舍弃了所谓有关未来的五问，就是：

「我会在未来世存在吗？」

「我不会在未来世存在吗？」

「我在未来世会是什麽？」

「我在未来世会怎么样？」

「在未来世中我会从一生到另一生吗？」他又舍弃了所谓有关现在世，对现生存在产生疑惑的六间，就是：

「我存在吗？」

「我不存在吗？」

「我是什么？」

「我怎么样？」

「这生从何来？」

「它向何虑去？」

也有人观察名的两种依存性－共通的和特殊的，以及色的四种依存住，如业等。

名所依的缘有两种：共通的和特殊的。眼等六根和色等六尘是名的共通的缘，因为由之所生起的名是善恶都有的；但是作意（注意）等就是特殊的。因为对哲理的注意，听闻正法等等都只是名的善缘。而与此相反的则只是名的恶缘；业等是果的缘；生命等是行的缘。

色的四缘所谓业等者，是指业、思想、季候、与养料。

在这四者之中，业所生色的缘是过去所造的业（宿业）；思想所生色的缘是现在的思想；季侯与养料所生色的缘是色所赖以继续存在的季侯和养份。

有的比丘就照这样子去领会名和色的依存性。到他已认清它们的依存住（缘起注）之后，他就了悟：「名与色在现在既然是依存的（缘起的），在过去生中亦必如是，在未来生中亦必如是。」达到这一悟境後，他就舍弃了关于三世的问题，如前文所说。

也有的比丘则观察这叫做名与色的存在的成份（诸行），看它们逐渐老化而终至瓦解。

他这样观察：「有生则诸行有老死，有存在则有生，有执取则有存在，有欲则有执取，有感受则有欲，有接触则有感受、有六根则有接触，有名与色则有六根，有识则有名与色，有业则有识，有无明则有业。」他这样逆观缘起法则（十二因缘）而领会到名与色的依存性，就舍弃了他的问题，如前文所述。

又有的比丘则依观察业与果的轮回而领会到名与色的依存性。他这样观察：

「看哪！．在过去世因业所受生中，有五种缘孕育成现世的受生。这五者是：愚痴（无明），行业（行），贪爱（爱），近取（取）以及思想（思）；在今生的形成过程中有五样东西是依过去生的业而成就的。．这五样东西是：再生时的识，入胎的名色，敏感的六根，所经验到的触，所受到的感觉（受）；这些感官成熟之后，由业所成的现生中的无明、行、受、取、思就又成为未来世受生的缘。」

业有四种：

在现生成熟结果的（译者注：叫做顺现法受业）。

在下一生成熟结果的（记者注：叫做顺次生受业）。

没有一定结果的时候的（译者注：叫做顺後次受业）。

不结果的（译者注：叫做落谢业）。

现生成熟结果的业，便是在刹那生灭的妄念之流里七个（译者按：这七个妄念应从那里数起，原书未有说明，姑且存疑。）（无分善恶的）妄念中，能在现生结果的第一个念头之谓。如这一念不结果，它就成为落谢业。它与三世的关系就可说为「这业已经落谢，已往未结果，现在不结果，将来也不会结果。」

在下一生成熟结果的业，就是能结果的第七念。这果须到第二生才成熟。但是如果它届时不成熟，也就变成落谢业，与上文同。

没有一定结果的时候的业，就是七念中间的五念。这五念在未来世中只要有机会，就会成熟结果。因此，只要生死相续不断，（这几念）就不会成为落谢业。

业又可分为四种如下：重业、丰业、近业、惯业。

重业－无分善恶，诸如弑父弑母等重罪，或大功大德，都较轻业成熟为早，先受果报。

丰业－无论行为善恶，其业绩丰硕者也较业绩不丰的先受果报。

近业－就是在临终时所记忆的业迹。在濒临死亡的瞬间所记起的业，在再生时就与他同时生起。（译者按：临终念怫，求生西方，就是根据业的此一作用。谁说大小乘不是一家人？）

但是，与这三种业迥然不同的，是由一再重复所造成的惯业。在以上三种业都付阙如时，这业就造成再生。

另外还有四种业的分类：生业、持业、抑制业、破坏业。

生业可善可恶。它能产生色以及其他果蕴，不仅在受身的当时如此，而是在色身继续存在的时候，一直都如此。

持业不能生业果，但在其他的业造成再生已有业果的时候，它能助长所生的苦或乐，而

使其持续。

抑制业在其他的业造成再生已有业果的时候，能对抗所生的苦或乐而抑制它，不让它继续：

破坏业不论善恶都能破坏其他较弱的业，使它不能结果，而使它本身有结果的馀地。如此生起的果叫做幻果（apparitionalfruit）。

这十二种不同的业和业果的区别，以及其内在性质，对於具有业异熟智力的诸佛来说，自然是了如指掌。但是这种智力，却非佛弟子们所有。可是有证悟的人对於业和业果间的一般差异，是应当知道的。因此，也只能很粗略的说明一下这些业的大致差别了。

行者应照这样将十二种业在业的轮回之中揉合，再观察业与业果的轮回，从而了知名色的依存性。

凡是如是观察业和业果的轮回，而了知名色的依存性者，就达到这样的悟境：「名与色因业和业果轮回的关系，在现生中是依存的，在过去世也如是，在未来世也必如是。」

他如是得见业和业果，业的轮回和业果的轮回，业的存在方式和业果的存在方式，业的系列和业果的系列，造作和造作的效应，於是他得到了如下的证悟：

业与业果，
轮回相续；
业果乃从
业中生起，

来世再生，
亦从业出；
如是世间
流转不已。

他获得这一证悟之後，以上所举十六种有关过去、现在、未来的疑问，如「我存在吗？」等，就一时舍弃净尽。这时他就很清楚的见到那由於因果相续而以各种形态、品类、阶级、次第、状貌、而存在者，只不过是名与色而已。他见到在造作之后并无造作者。而且；虽然造作（业）能生果，却没有承受这果的人。他於是在最高智慧的烛照下，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因在造业的时候，或一个业果在成熟的时候，智者只是依顺世俗的说法，才说有造业者及承受业果的人。因此，古人说：

并无作者，
造作事迹；
亦无有人，
身受其果；

唯有诸分

流转相续。
如是观者，
则为正观。

作业如是，
果亦如是。
各从因起，
流转不息。

犹如树种，
循环不已；
何时为始？
无能道者！

来生相续，
何时为止？
亦无有人，
能见其时。

外道异端，
不明此理；
欲求自主，
终不成就。

此辈扬言，
世间有「我」；
或说无常，
或说随灭。

六十二家，
异说纷纭；
各执一词，
积不相能。

邪说桎梏，
紧锁其身；
爱欲洪涛，
翻腾其心；

心为爱役，
随波逐流；
沈沦苦海，
永无解救。

从果觅业，
业不可得；
从业觅果，
果亦无有。

此中无彼，
彼中无此；
但无业者，
果亦不成。

犹如宝石，
牛粪旭日，
就中觅火，
不见火种。

亦无有火，
离此独存。
但无燃料，
火终不成。

同此理故，
欲向业中，
辨果报者；
终不得见；

而此果报，
亦不在外。
就果觅业，
亦不可得，

果与业别，
业与果别，
业之与果，
各别存在；

但果之生，
乃缘於业。
以有业故，
斯乃有果。

非梵天众，
或他尊神，
令此世间，
生死不息。

惟有诸分，
滚滚不绝；
或从因起，
或从色生。

他如是思维业果轮回，从而认识造成名与色的因缘，对三世不再有疑问，他即对过去、未来、和现在出生与死亡之际的诸法（实相）有了了解。这就是「如实知见」。他所了知者如下：

在过去生中依业而存在的诸蕴，巳当生就地消失了。但以过去生中所造诸业为缘，在此生中又产生了其他诸蕴。没有一法是从前生投到今生来的。在今生中依业生起的诸蕴也会消失，而在来生中又会有许多其他的（新蕴）生起，但没有一法能从今生投向来生。譬如老师所讲的话，虽然可由弟于复述，但这些话却并不由老师之口流入弟子之口；奉命为病人代喝圣水之人所喝之圣水，虽然没有流入病人之腹，病却因之而减轻；人的面貌形容并不从脸上传到镜等中的影像上去，但却依於此形貌而有影像生起；一盏灯芯上的火焰并不转到另一灯芯上去，但第二盏灯的火焰却因前者（的点燃）而存在。完全一样的情形，虽然没有一法能从前生投到今世，或从今世投向来生，但却须依於过去生中的诸蕴、根、尘、识，才能生出今生的诸蕴、根、尘、识，而依於今生的诸蕴、根、尘、识，又能生出来生的诸蕴、根、尘、识。

犹如眼识，
随意识起，
非从意生，
亦不不生。

同此理故，
生机初萌，
念念生灭，
相续成系。

前生既尽，
最后念灭，
新生初念，
继之生起。

两念相接，
无有间歇，
亦无停留，
亦无罅隙。

虽无一物，
从此到彼，
而此新生，
依然崛起。

他如是了解临终及受生时诸法（的实相）之后，他由了知名色的依存性而得的智识已彻底奠定之后，他的十六种疑问就更完全的舍弃了。不仅是这些，而是连有关天人师等的八种疑问也一并舍弃了。那六十二种邪说也杜绝了。

由多方面了知名色的依存性，从而祛除三世诸惑而得到的智识，就是「祛惑得清净」一

的意义。这智识也叫做了知诸法相续的智识（法住智），了知真理的智识（正智），或正见。有云：

「了知诸法相续的智识，就是由了知它们间的依存性（缘起性）而得的智慧。例如：“依无知（无明）而有业。业由缘而生起，这两种法（无明与业）都是依缘而起的。”」

思维诸法的迁流不居可得到什么正智呢？．从那里得正见呢？怎样才能看出一切诸法都是变迁不息的呢？从何祛疑呢？

思维诸法是苦…思维诸法无「我」…从何祛疑呢？

思维诸法迁流不居，可以得到了知一切因的真相的智慧。这智慧中有正见。因这智慧之故，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切诸行都是变迁无常的。这方面的疑就消除了。

思维诸法是苦，可以得到了知存在的真相的智慧。这智慧中有正见。因这智慧之故，可以清楚地看出诸行都是苦的。这方面的疑惑也就消除了。

思维诸法无「我」，可以得到了知存在的因与存在（本身）两者的真相的智慧。这智慧中有正见。因这智慧之故，可以清楚地看出诸行之中都没有「我」。这方面的疑惑也就祛除了。

这些不同的表语：「实相的智慧」「正见」以及「祛疑」等究竟代表各种不同的真谛呢？还是同一真谛的不同表语？实相的智慧，正见，和祛疑都是同一个真谛的不同表语。

具有证悟的人，由这智慧对佛所教的法有了信心，能在佛法中立足；并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的，就叫做新信徒。

因此之故，
若有比丘，
善行忆念；
欲断诸疑；

於一切处，
一切时中，
应勤寻求，
名色所缘。

以上就是为使善男子善女人心得快乐而著的「清净道论」育智篇中之第十九章，章名叫做「断疑（惑）得清净」的陈义。

构成一切存在的原素（法）中，只有那有依存性的原素（有为法）可以获得新生。没有一个原素是从前生投过来的，新生中也没有一个原素不是种因於前生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有色无色，只有具有依存性的存在的原素可以获得新生。没有实体，没有生魂，也没有从前生投向此生的存在的原素。在另一方面，呈现在此生中的存在的原素；也决没有不是种因於前生的。要把这点弄清楚，可以研究一下每天发生在人间的生与死。因月，在任何一生中，一个人到了死亡边缘的时候，不论他是终於天年还是暴毙，在各种不可忍受的死亡之痛会合的时候，他全身每一部份，不分大小、都从关节韧带的地方被扯松撕裂。那身体，犹如一张晒在太阳下的青葱棕叶；逐渐的乾枯；视力以及其他感官失去了作用。感受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以及生命力都聚集在心中作负隅的顽抗。在这最后的避难所－心－中，识依靠业（也叫做行）的力量继续存在著。这业是由以前所造重大的、常行的、此刻现前的事迹所构成，而仍持有若干它所赖以存在的（力量）。这业呈现出它自身的影像或正在形成中的新生的影像。而识即以这些影像为对象而继续存在。

在识持续不绝的时候，贪欲与无明既未摒绝，而它（识）的对象之恶毒又为无明所蔽，贪欲就使得识倾向於那对象。而与识同时生起的业就驱使它趋向其对象。这一系列的识（的活动）既因贪欲而倾向於其对象，又受业力的驱使而趋向其对象，就像一个人利用一条从此岸树上挂下来的一根绳子，荡过一条水沟一样，离开了它第一次栖身之处，依靠感官的对象以及其他的东西而持续，或者停留或不停留在另一个业造的栖身之处上。於此，那前生的识，因为已不再存在，就叫做消逝了。而后生的识，因为在一个新的存在里受生，就叫做再生。但是，应该了解的是，这后者的识，并非从前生来到今生，但它能在今生呈现，则完全是种

因於前生的。这些因就是业（也叫做行），嗜欲，事物等等。

犹如回声，
以及其他，
种种譬喻；
可为例证：

在一生中，
系列相续；
既非同一，
亦不相异。

识何以不从前生投向此生，又如何从前生所种因中生起，可从回声、灯火、图章的印子，镜中的影像等譬喻而知。因为回声、灯火、图章的印子，镜中的影像等是以声等为因，而其存在却不是从别处来的。心识的存在，亦复如是。此外：

在一生中，
系列相续；
既非同一，
亦不相异。

因为假使一串相续的系列绝对的同一，那末牛奶就不能变成酸酪。在另一方面；如果是绝对的相异，那末奶棚主人也没法弄到酸酪。这一论辩可以适用於一切因果关系。既然如此，如能不用通俗的说法来提出论证，自然要比较正确。但这样做并不妥当。因此，我们只能随时注意不要假想（这一系列）要不是绝对相同，就是绝对相异。於此，有人要说：

「这解释不好。假使没有人投生，而今生存於人间的五蕴和所造有果业都停歇下来了。又得不到新生，这业果就得由另一个与造业者不同的东西来承受，这不是事实吗？假使收获人不存在，承受业果的就不会是他了。因此你这立论不高明。」

这可引用以下的偈子来答覆：．

此一系列，
结业果者，
（与其前身），
非一非异。

但观种子，
有构筑力；
便知此言，
是何意义。

因为果从系列中生，就将绝对的同一与绝对的相异都排除了。（因此）就不能说这受果报的是同一物，也不能说是另一物。

种子的构筑力可以证明此点。因为芒果或其他植物种子中的构筑力发生作用的时候，既然某一种特定的果子必须依赖它这一系列的前段（形成），（这构筑力）就不能从别的种子得来，也不赖其他的构筑力（而有）；更不是别的种子或别的沟筑力达到结实的阶段。目前所讨论这事的性质，就应如此了解。叉像对一个年青人的身体施以教育、训练、医疗、以后在他成熟成身上，就会现出结果来。这事的意义应该如此了解。

至于所谓「假使收获的人不存在，承受业果的人就不会是他了」，可以想一想以下的话：

正如树上，
果实出现，
乃可说为；
此树结果；

与此相同，
业果现时，
始称五蕴，
为收获人。

正如叫做树的法，到了结实的当时，才可以说：「这树结果了」或「这树有了果实了」

，那叫做「天」或「人」的五蕴之身，须在产生快乐或痛苦的时候，才说「那天或人很快乐或很痛苦」。因此，可以毋须再有什么别的收获人。

所以，凡对死亡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於一切的死都只是五蕴解体这一事实没有掌握得住的人，就会得出种种结论，例如「一个活的实体死后就投向另一个驱壳」之类。

凡是对再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於出现於一切处的五蕴都就是再生这一事实没有掌握得住的人，就会得出种种结论，例如：「一个活的实体生出来了，并且有了一具新的驱壳」之类。

因此，古人道：

智者之言：惟有五蕴
分离之时是为死亡。

有识之士，见彼消失；犹彼珍宝，碎於钻石。
�诸分就是因缘等构成某种现象的因素。





